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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夕，再游龙水湖。尽管四十多
年已经过去，但龙水湖的桨声仍像当年一
样，由表及里、由远及近紧紧跟随，那一湖
的波纹也悄悄爬满了我的额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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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7月，我们还是一群被高考浪潮

拍打在岸边的少男少女，也不知是谁发起
邀约——去龙水湖游玩、散心。那时的龙
水湖，我们都叫它小西湖。第二天早晨，
我们在西大街汽车25队会齐后准点发
车。好大的风从窗外挤进来，他们一路高
谈阔论，而我却满腹心事。旭日冉冉升
起，他们欢呼声一片，争着拿太阳帽去看
那颗由红变橙、由橙变黄的太阳。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班车到达
龙水镇。我们吃罢早餐，顺便问老板去
龙水湖怎么走？那时候的龙水湖还“待
字闺中”，不像现在已成为大足的一张名
片，也没有直达的汽车。我们买了些饼
干之类的干粮和汽水便步行而去，半个

小时后来到了龙水湖大坝，三女三男就
站在湖边合影。那时也没有游客接待中
心，紧挨大坝的湖边停靠着几条木船。
涛出自银行家庭，性格像男娃儿，她与既
是老板又是船工的人讨价还价，兰和秋
则在旁附和。价钱谈好后，小木船载着
我们向湖心划去。宏大而荡漾的绿水，
开阔而粼粼的波光，绵延而起伏的巴岳
山，船桨均匀有力的“吱呀”声，好一幅青
绿山水画！我们心旷神怡，忘了“为赋新
词强说愁”的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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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时分，船工将船停泊在桃花岛，

回家吃午饭去了。
火辣辣的太阳照在龙水湖上，游客们

已开始渐渐离去。秋和兰拿着租好的黑
色轮胎游泳去了，而我却坐在船上拿出随
身携带的超大速写本和调色盒，画着湖中
的一条小船，船上是一对情侣，男的划桨
女的打着一把红伞。东也坐在我前面支
起画板画画，涛坐在船头背对着我们不知
在想些什么？或许是因为她俩准备了泳
衣而她不能下水，生着闷气。过了一会，

我心里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水粉笔
也越来越沉重。突然，我扭头望去，
不远处的兰在水中沉浮，两手不停地
拍打湖水，黑色轮胎在她两三米远的
地方摇晃。秋显然是被吓蒙了，她紧
紧地抱着轮胎，竟忘了呼救。此时，
勇不知游去了何方？而东则是不会
水的“旱鸭子”！

来不及呼救，也来不及细想，我展开
双臂纵身一跃，奋力划到兰的身边。稍
有不慎，我和兰都将沉入湖底，像两块
落水的小石头，无声无息。此时，大脑
里闪过既安全又愚蠢的救人方法——我
深呼吸潜入水中，紧闭双眼如同盲人，
但还是抓住了兰光滑的大腿，使劲往上
推。兰的身体变得轻盈起来，但近乎窒
息的压迫感也随之而来，各种恐惧闯入
我的脑海，此时最炽烈的希望是我们都
能平安上岸。

估计兰已经吸了几口新鲜空气，我
便放下她浮出水面吸气，但却不能让她
抓住，否则我将成为她生命中的最后一
根稻草。然后，我再一次潜入水中，脚触
到了湖底的稀泥，恶心接踵而至，我举着
兰的双腿在湖底行走，淤泥变得越来越
硬，感到离岸边已经不远了。当肺活量
达到极限时，我放开兰，用力一推，再次
浮出水面换气。兰站在水中使劲咳嗽，
两眼绯红，好一会才缓过气来说：“感谢
你的救命之恩！”

我游过去，把兰的轮胎套在腋下，又
将秋拉回岸边，然后独自离去。坚硬的田
坎上，留下了一串湿淋淋的脚板印。那时
的我是多么腼腆啊，对她们竟然没有丝毫
安慰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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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何时，勇也游了回来。大家都回

到了岸边的船上，一片沉寂。我继续完成
我的写生。涛突然嚷道“畅快”，让兰把游
泳衣换下，她也要下水游泳。她们三人在
岛上找了个隐蔽的地方，涛换上泳衣、套
上轮胎，由勇陪着游泳去了。秋一直不说
话，估计还没从惊吓中回过神来。兰郁郁
寡欢，坐在旁边看我画画，后来把我调色
盒里的铅笔拿去，又从包里拿出一张纸来
写着什么，也许是在记录刚才生与死的体
验吧。我还是缄默无语，绝口不提刚才的
惊心动魄。

不久，船工回来了，把船划到对面松
林蔽日的岛子旁。然后，我们吃干粮、喝
汽水，都没有多少言语。我继续闭目养
神，涛还要让勇陪她继续游泳，勇说“来不
起了”。涛就对我：“万同学你教我游！”语
气里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我只得陪她
游了一会，并教了她自由泳、仰泳、蛙泳等
姿势。在返程的汽车上，我们五人一路无
语，只有涛精力充沛，大声嚷嚷着“从来没
有如此畅快过”。

多少平静的岁月悄然滑过，然而龙水
湖的粼粼波光在鱼跃中、在友谊里，刻下
了深深的痕迹，连同那一刻的生命似乎也
格外鲜明了。我们虽然偶尔在微信上问
候，但聚在一起聊孩子、聊事业已是十多
年前的事了。马上就要到春节了，也不知
道秋、涛、勇能否回到永川，大家都不是

“欲说还休”的年龄了，我多想和她们在一
起聊一聊这些年的人生境遇，多想在微醺
的状态下问兰和秋：你们俩当时究竟发生
了什么？更想问勇：为何不主动去陪护，
为何“英雄救美”的好事一不小心就落在
了我头上？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临时决定去爬
山。南岸登山步道很多，我选择了以往没
走过的龙门浩一天门登山步道，无限风光
在险途嘛。

一路辗转，穿过下浩老街，上行几百
米，很快便来到龙门浩隆平小学门口。这
儿是登山步道起点。没想到，此行却让我
意外当了一回业余“文物普查员”，发现了
不少“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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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条没怎么修缮的原生态步

道。手机导航不明，我们一路打探，蜿
蜒上行。

不久，来到一户人家院墙边，抬头打量
那坡梯坎的同时，见院墙中横嵌了一方条
石，上有七个字——龙鳞高种万年松。字
体基本保存完好，一眼就能辨认出来，只是
鳞字有些风化。我有几个疑问：这上面的
字是什么含义？这个地方怎会有这么诗意
文字的条石呢？

求助百度。得知其原为一副对联的下
联，上联是：凤翼长栖千岁柏。横批是：松
柏长青。“龙鳞”对“凤羽”，象征尊贵与祥
瑞；“高种”对“长栖”，描绘生长与栖息的形
态；“万年松”对“千岁柏”，体现长寿与坚
贞。整体对仗工整，寓意吉祥长寿、品格高
洁。这副对联寄托了后人对先人的追思与
敬仰。此外，用以彰显祖先功德、祈求宗族
兴旺、子孙贤达。

这物件会不会是文物呢？我把这
个“发现”告诉给南岸区文管所负责
人。他回复：“已经看到，准备原址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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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上山。
有了刚才的发现，我一边走一边东张

西望。疑问还在继续：看见了下联，会不会
我特别好运，能找到上联呢？这一带有这
样的文字出现，恐怕是有故事的。回家后
得去查查南岸区的地方志。

不久，来到一住户院坝。房屋有些陈
旧，门口建有小鱼池，看来主人是个讲究生
活的人。我们停下来，一边歇息一边四处
打量，一块靠在石壁边的小半截石碑映入
眼帘，上端有四个字，但较模糊。

蹲下身来，经仔细辨认，拍照片后再分
辨，初步认为是“万善同归”，但我不敢确
定。因为，“善”字不十分清楚，第三个字是

“同”，“万”和“归”虽为繁体，但还能确认。
马上求助百度。得知“万善同归”有“三教
调和”之意，常被用来阐述儒释道三教虽路
径不同，但最终都可“同归”于引导民众向
善、促进社会和谐的共同目标；而在一些碑
刻（如《万善同归碑》）中，又被赋予祈求风
调雨顺、人物并昭的和合文化内涵，体现了
对和谐、共融的追求；在“万善同归”后加上

“般若门”，恰与“一尘不染清净地”组成一
副常见的佛教对联。

在隋文帝开皇元年的诏书中，“万善同
归”的完整句为：“法无内外，万善同归；教有
浅深，殊途共致。”这可能是其最早的来源。

主人从屋里走出来，和我们一同辨
认。向她打听此碑的来历，说是在附近的
地里挖出来的。她还说，以前这里是上涂
山的一条大路，这是一块捐资修路人的“功
德碑”，这四个字下面，原来还有一些捐资
人的姓名和数额。如此看来，此碑是有些

历史故事的。“功德碑”通常是记录修桥铺
路的善举，以众人涓滴之力滋养大地，恰是
道家“顺势而为”的至高诠释……

后来，在与文友交流中获得两个信
息。其一，民国3年重庆府首任知事、忠县
人吴恩洪（1878 年～1920 年）有“普善同
归”的题字，刻在一天门官道一侧并排竖立
着的两块一人多高的峡石碑上，意思和“万
善同归”差不多；其二，重庆市文物保护志
愿者赵爽之前在涂山雕塑园发现过一块清
道光五年的残碑，上有“万善同归，涂山之
麓旧有天门……道光五年岁次”等字样。

它就是这块石碑。清道光五年，即公
元1825年，此碑距今已200年了。但碑题
出自谁手，还待有识之士晓谕一二。

这个发现，我也向文管所提供了信
息。负责人回复说，当时馆里欲收藏、保
护、展示却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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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上行，很快来到一条小公路。向

东行不到50米，一块石碑立于路壁。碑呈
长方形竖立，高2.2米、宽1.1米，楷书阴刻

“奉旨旌表处士冯津之妻袁氏节孝碑，同治
十二年癸酉秋八月二十日”。字迹清晰，保
存较好。

附近还有一黑色机制大理石文保牌：
南岸区文物保护单位——南
天门节孝碑。南岸区人
民政府二零零二年
七 月 四 日 公
布，南岸

区人民政府二零二一年十二月立。
对于“进士”“举人”的称谓，我略知一

二，但对“处士”不甚了了。于是，再次百度
学习。

原来，在古代“士、农、工、商”的划分
中，“士”泛指读书人阶层，其中步入仕途者
为“士”，而未出仕者则常被称为“处士”。

在古代墓碑文中，它常被用作对有学
识、有德行而隐居不愿做官的读书人逝后
的尊称。

处士在地方颇有声望，不官而威，有时
会成为当地民意的代言人。在历史上，处
士群体曾是重要的潜在人才库和社会舆论
力量，例如东汉末年曾出现“处士横议”参
与政论的局面。

冯津何许人也，其妻有什么故事？百
度并无介绍。查阅有关志书也无记载。

文物普查是做好文物保护的前
提，是一件传承历史、传续文脉、传递
精神的值得认真做好的
基础工作。我将继续关
注、找寻文物，为
文物保护尽一份
绵薄之力。

桨声划破龙水湖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万云河

一天门步道上的往事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胡雁冰

大足区龙水湖旅游度假区


